
□甲子

上午 8点多点，车流、人流恰好
在高峰期的尾巴里，坐车的人还不
少。

上了公交车，我先在一个座位边
站下，希望能有一个空位。毕竟是拿
了绿本的人了，年龄不饶人。

正在我往后面看的时候，座位上
的一个女孩站起来示意让我坐下。没
等我缓过神来，她已经走到了下车门
口的地方，拉着扶手站好了。

这个举动是诚心诚意又有点强迫
让我坐下的意思。我问她：“你还远不
远？”她笑了笑：“快该下了。”我道一
声：“谢谢！”既很领情，又有些不自然
地坐下了。

公交车开后的第一站，她没有下
车，抓着扶手仍在那儿站着。

我打量着她，小姑娘大概十七八
岁的样子。穿着白色的短袖和牛仔布
裙子，看样子像是来自乡下的本市某
高校学生。衣着和她刚才的举动非常
般配，给我的印象是有内涵而不事张
扬的那种。

到第二站的时候，她仍没有下车，
也根本没有想着趁有人下车，抢一个
空位坐下来的意思。这时我有点坐不
住了，有种亏理的感觉。如果车继续
走她继续站着，自己不应该就这么心
安理得地继续坐着。

车上啥稀罕事都有，我想起了以
前坐车曾经遇到过的事。

也是有一个小姑娘给一对带小孩
的夫妇让座。女人坐下后，小姑娘就

靠在她的座位边站着，那个男人紧挨
着后面的座位站着。

下一站，后面座位上的人下车了，
男人一声不吭，一屁股坐在后面的座
位上。

让座的小姑娘仍然在他们夫妇座
位之间站着。当时我心里那个别扭劲
呀，像塞了一个偌大的天津大麻花。
我真想站起来说：“小姑娘，你坐我这
儿。”

我随之又往下想：如果下次再遇
到同样的情况，那个小姑娘还会不会
让座？这事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
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

眼前这个小姑娘本没有不让不行
的责任，却把自己的方便让给了我。
如果下一站小姑娘仍然不下车，我一
定站起来让她重新坐下。于是，预报
下一站的时候，我一直盯着她。

我舒舒适适地坐
了3站，她一直拉着扶
手整整立了3站，终于
下车了。之后，我心
里才算安稳下来。

新 闻 曾 经 报 道
过，因为年轻人没有
给老年人让座发生过
争 执 ，甚 至 骂 人 动
粗。网上也传过一个
坐火车找对座位，而
上错车次的故事：占
座 者 自 认 为 座 号 正
确但态度不够谦和；
持 票 人 觉 得 对 方 有
点 骄 横 而 产 生 了 将
错 就 错 的 报 复 心

理。列车开动以后，持票者才对其予
以纠正。最终因为占座者的强势和
持票人的不宽容，以损我误你的结果
而收场。

社会是由无数个有个性的个体构
成的，整个社会秩序是靠制度和这些
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来维护的。但
是法律和制度总有空白和触及不到
的地方，这就要靠大家的德行来共同
维护。

有句话说得好：“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日常小事也要从善
言善举做起：被爱了要知道感恩；被误
会了也要懂得宽容。如今吃穿不愁
了，而德不能缺。

唯有如此，我们的生存空间才能
和谐有序；人人才能够享受到文明社
会的出行之利。

让座

□柴奇伟

我是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害
怕下地干活儿。

小时候，我最怕收麦子。记得上
小学那会儿，一到收麦子时节，学校
总会放两个星期的麦假。其实，在麦
收时节，还没到麦假，我就提前感受
到了麦收的气氛。天不亮父母就起床
做饭，匆匆吃完饭就拿着镰刀到地里
割麦。要是风调雨顺，还好。要是遇
到连阴雨，可就惨了。

我上初中时，有一次麦收，天公
不作美，大雨小雨一连下了十来天。
眼看麦子要烂在地里，无奈，我和父
母就拿着镰刀到地里割麦子。因为地
里到处是水坑。割麦子时，我们只
好把麦子的头割下来，割得够一捆
了，就拿一根绳子把割下的麦子背
出来。这块地足足有五六亩，这样
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呀！看着满地被
水泡着的麦子，我真想一跑了之。
那 时 候 ， 我 就 是 一 台 只 会 劳 动 的
机器，整日忙碌。等到割够一车，
我们再把一车的麦子拉到场里去。
把麦子拉到场里，只是麦收的第二
步。因为接下来是摊场、打场，这
不仅是技术活儿，还是力气活儿，
最重要的是得有车。那时候，为找到
打场的拖拉机，父亲早早就给人递
烟、说好话。为了让拖拉机进场打
麦，我和父母还会给有车的人家干

活儿。就这样，我们一边给人家干
活儿，一边听人说风凉话。尽管这
样，打场的拖拉机还不能及时到场
里打场。更让人可气的是，有时麦
场摊好了，车子姗姗来迟，来到场
里 ， 还 没 开 始 碾 场 ， 忽 然 电 闪 雷
鸣，大雨不请自来，父母只好一边
起场，一边抱怨。我只是一个孩子，
只好在父母的抱怨声中一天天地长
大。

收麦子只是繁重农活儿中的一
种，令我难忘的还有给玉米上化肥。
那时候，为了不受热，我们总会早早
起 床 ， 吃 过 饭 后 就 拉 着 化 肥 到 地
里 。 那 时 候 ， 上 化 肥 时 总 要 上 碳
铵。听说这种化肥能轰苗。但在我
的记忆里，这种化肥的气味很大。
一打开化肥袋子，一股呛人的气味
扑鼻而来，呛得我直流眼泪。就这
样，我一边闻着呛人的气味，一边
顶着酷暑在地里上化肥。那时候，我
就发誓：长大以后，不当农民，不干
农活儿。

后来，割麦机的到来改变了家人
繁重的劳动。看到麦子成熟了，父母
不再磨镰刀下地割麦子，而是忙着找
割麦机。有
时候，给车
主说好割麦
子，到天黑
也没见到车
去地里。有

时候，为了早点割麦子，还得和人吵
架，甚至打架。

前年，我家种了十亩玉米。正当
我发愁时，联合收割机的到来解了我
的燃眉之急。就这样，昔日在地里给
人说好话、整日忙着干农活儿的农民
成了“老板”。十亩玉米转眼间收割
完毕，把玉米拉回家后，我长出一口
气，从农民到“老板”，我用了四十
年。

现在，大块地已经被人承包，我
真正当起了老板，不用花钱、劳动，
就可以拿到租金。

回首过去，我心潮澎湃。社会科
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各个行业、各个
领域发明创造如火如荼，随着机械化
的到来，过去那种依靠苦力种地的
日子一去不复返，如今的农民真正
解放了双手，一月的活儿三五天就
完成了。农民也不再仅以种田为主
要收入，更多的是外出打工，收入
方式也多元化起来。可以说，现在的
农村，已经真正步入了改革发展之
路。

农耕方式的变迁农耕方式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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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猛猛

“相识不如相望淡淡一笑，忘忧草，忘了就
好，梦里知多少。”伴随着周华健一曲好听的忘
忧草，我牢牢记住了这种植物的名字：忘忧草，
一定是种神奇的仙草了。遇到它，所有的忧虑
与不如意都会烟消云散。

后来，在读《国风·卫风·伯兮》：“焉得萱
草，言树之背。”看到下面的注释，原来忘忧草
就是萱草，俗名黄花菜。《诗经》里这位满怀幽
怨的妇人因为丈夫远征多年未归，于是在家居
北堂栽种上萱草，聊以忘忧解愁，后人便称这
种草为“忘忧草”。而黄花菜，对于我来说就太
熟悉了，家门前的空地上，就长了一大片，那是
几年前四叔在清理自家菜园时将菜地多余的
黄花菜连根拔起，扔在路上。母亲看到了，感
觉挺可惜的，就将它们捡回来，随便盖上了点
土，任由它们自生自灭。原本以为黄花菜不可
能成活，熟料它们无比顽强地扎下了根，一年
又一年地繁衍生息，终成气候，在菜园地边缘
占据了一大片空间。

“繁红飞尽绿成阴，更有忘忧草色新。”它
们春夏秋三季都是翠绿色的叶子，等到花朵开
放的时候，橙黄色的花朵成片开着，热烈而奔
放，特别漂亮，而且香味扑鼻，使人沉醉，具有
很高的观赏价值。有一年暑假，正是忘忧草开
花的时节，可村里要整修公路。推土机驶过来
将一大堆土全都倒在了忘忧草上面，足有五指
厚的土彻底掩埋了它们的身影。我倍感心疼，
无比可惜地认为，这些黄色的精灵们是再也不
会有出头之日了。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土
堆里又萌生出忘忧草绿得亮人眼的嫩芽来，生
机勃勃，郁郁葱葱，有着无限的生命力。我着
实吃了一惊，真想不到这些看似柔弱的身躯，
在遭到掩埋后还能在黑暗中重新探出头来，迎
来新生。从此，我对这种神奇的植物更加敬重
了。它的美丽，它的顽强精神都让我为之着
迷。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忘忧草是能吃的花，
把它们采摘下来晾干后就是很好的蔬菜，含有
极其丰富的蛋白质与多种微量元素，非常有营
养，因为含有丰富的卵磷脂，所以有抵抗衰老、
健脑的功效，被人们称之为“健脑菜”。而且忘
忧草的药用价值也非常显著，是防病健身的良
药。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黄花菜有“宽胸
膈，安五脏，安寐解郁，清热养心”的疗效。这
种容易生长，对人要求极少，却能够观赏又能
做菜吃，还可以作为药材使用的植物真是好看
又好吃，还用处多多！

眼下，又是忘忧草开花的时节，“莫道农家
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四叔家和我家门前
已是黄灿灿的一片，采摘下来的忘忧草放到阳
光下晒干，这样的美味可以一直吃到过年。曾
听村里的老一辈人说，在“半年糠菜半年粮”的
饥饿年月，除去腌菜，黄花菜就成为哄饱大家
肚子度过饥年的主要食物。

社会巨变，岁月如歌，之前依靠腌菜和黄
花菜充饥度日的艰难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吃黄花菜是为了
尝新鲜、保健养生，那一朵又一朵在风中摇曳
的可爱花朵，不正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的笑
脸吗？

忘忧草忘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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